转变思维，把工作当艺术来欣赏
——《班主任，可以做得这么有滋味》心得体会
孙连平

     有人说，天下官职最小的主任是班主任，而责任最重的主任也是班主任。最小是因为他没有行政级别，不入品，责任最重是因为他关乎一个班级几十个孩子的成长与成材。在二中工作已十年，也有七年的班主任工作经历，自认为也总结了一些工作经验与方法，对班主任工作也有一些体会与认识，除了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之外，感觉到的就是乏味与疲惫。但在拜读了郑英老师撰写的《班主任，可以做得这么有滋味》一书，才真正感觉到班主任工作竟然有如此大的魅力，其中竟有如此大的学问渗透在班级的日常管理之中。
    郑英老师对班主任工作的认识，让我倍感感动。在郑英老师的眼中工作不是“工作”，而是一门学问，一门艺术。在她的作品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“艺术”——运用名字的艺术、与学生对话的艺术、奖励学生的艺术、与科任老师合作的艺术、与家长合作的艺术，时时处处都使用“艺术”一词。我想“工作”与“艺术”的区别就在于，“工作”是一种谋生手段，工作是辛苦的，是劳累的，有时候还是枯燥乏味的；但“艺术”却不同，艺术是用来创造的，艺术是美的，是用来欣赏的，是充满诗情画意的。当一个班主任把工作当做艺术时，那么平时繁琐、枯燥、乏味的班级工作也就变成了欣赏艺术的过程，班主任的心态就会截然不同，在他的心里面，孩子不再是混世魔王，而是一块块待琢的璞玉，而老师就是名技艺高超的工匠，璞玉需要工匠借助自己高超的技艺，用精心去勾画，用爱心去呵护，用恒心去雕琢，那么每一个孩子都将会成为精美绝伦的玉器。
这正如郑英老师所谈到的关于“一斤米”理论一样。同样是“一斤米”如果把它放在粮店，它只值一元钱；如果把它做成饭，它就值三元钱；把它做成粽子，就值五元钱；把它做成米饼，值十元钱；但是如果把这一斤米酿成酒，其价值却是几十元钱。同理，对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的许多细节也极富弹性空间，在不同班主任的经营下，其最后价值也差距甚远。有些班主任不善经营，只当“米”来卖，或只会做“饭”，甚至是半生不熟的“夹生饭”，其价值几无增长。有些班主任能对这些“米”进行积极“开发”，精心“加工”，把它做成粽子、做成米饼、酿成酒，使之成倍甚至数十倍地“增值”，“利润”可观。把“米”酿成“酒”，这一过程，需要用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或困难来发酵，用一颗执着的教育心来升温，并用智慧来，于是米就成了酒。
郑英老师对工作的细致记录让人惊讶。在平时的班主任管理中，班主任对工作也能做到事无巨细，对班级的大小事务处理的可能井井有条，对班级管理也有许多方法，但这些都是只是储存在大脑之中，根本没有形成文字。而郑老师却把自己在工作中的具体方法一一记录下来，把与学生的交流形成了书面的文字，这些都是一座座丰富的宝藏，不仅与己受益，也能与他人共享。平时我们与学生谈话是最为普通正常的事情，一般与学生谈话结束之后，谈话内容也随后忘记。但郑老师却把这些内容都详细的记录了下来，同时对这些内容进行分类，这也是郑老师超出常人之处。
教育夸纽斯说，老师的嘴，就是一个源泉，从那里可以流出知识的溪流。如何使语言充满情趣和魅力，触动学生思维的“穴位”，成为源头溪水？郑老师在学生管理中就把语言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。郑老师能够与学生对话时注重语境，抓住时机与学生交流。在郑老师看来，语境之于语言本身，犹如汤之于盐，盐需要溶入汤中，才能被吸收；语言需要溶入语境之中，才能显示出活力和美感。有效的对话强调“语”与“境”的事例，使对话内容与谈话扭转达到高度和谐，浑然一体。郑老师在做学生工作时，能够巧选角度，平中见奇。作为地同一问题，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组织语言，角度不同，效果自然不一样。老师如果能针对同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“切入”，或是针对革一具体问题进行多层面的分析、多视角的观察、多方位的思考，必然能得出新民的结论，教育效果也将是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同时还能注重分寸，拿捏适度。如同煲汤，讲究的是火候，有些需要文火慢炖，有些需要大火猛烧。老师的言说也需要讲究度，把握分寸，如果“过度”产生超限效应，如果“不及”又达不到既定目的；如果“过露”就会减少学生反思的空间，如果“过隐”又会学生在外围兜圈子而迷失方向。所以，在与学生谈话时也要讲究艺术，把握分寸，只有这样，对学生的工作才能更具针对性，更具震撼力。
学无止境，平时只有多读书，读好书，好读书，才能提升自己，才能发展自己，才能增才、增智、增效。
